
香港深度

香港禁胶餐具乱象背后：“现在好像只得一条不环保的死路”

市民不习惯自备或借用餐具，可再想办法鼓励，“但现在政府是没有费力去想多一步。”减废蓝图画到纸餐具，就断了尾。

香港的绿色餐具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在大雨频频的4月底，送货司机阿业刚买好饭盒上车，左转右转，找到一条较广阔的路暂泊。他手刚离开軚盘，马上就捧起饭盒，翻开胶袋里的餐具，“幸
好”今天是胶羹——“纸羹吃着吃着会没了半支。”说着他赶紧扒饭，边略显惶惶地不断看倒后镜，“（交通警）一来就要走，想走也不给你走。”赶起来连饭带
羹撒手一丢就要驱车前奔。

4月22日世界地球日、香港《2023年产品环保责任（修订）条例草案》（下称限塑令）首阶段实施前，已有食肆开始转用非塑胶餐具。网上随即疯传多幅纸
匙羹软淋、木羹舀不到汤、纸盒漏汁的照片。

走塑的乱象在市民的日常三餐里上演，一片骂声指向“环保L”（环保人士）、环保政策。送货司机、救护员在繁忙的日程中为餐具惆怅；部分人认为若非特殊
职业，自备餐具并不困难，有办公室员工准备长期自备餐具，但不满于政府推行政策的方式。另一边厢，端传媒走访大小餐厅，最常听见的是：“我们都很头
痛。”“生意已难做，那是百上加斤。”制作绿色餐具的供应商则忙于收集意见、改良。

当限塑令碰上香港的急速工作节奏，和面临经济困境的餐饮业，各人正面对怎样的处境？全球微塑胶危机早已经淹至，但只谈禁胶而继续即弃，也引发真假
环保的争议。有人提倡借用餐具系统，外国早有先例，香港也有商家和环团正在尝试，未来有条件全城推行吗？在市民和餐饮老板的烦恼，与走塑的愿景之
间，政府的角色又是什么？

自备餐具，可行吗？

每日清晨5时30分，天未光，阿业就坐上货车，开展他长达16至18小时的送货生活。这天他来不及吃早餐，工作了6小时后在油麻地送完上一单，决定先买
个即斩即有的烧味饭。如果这时不吃，就要等到3时多。不到10分钟，他把还有饭𩠌的发泡胶饭盒盖起：“吃完啦。”随手往旁边一丢，手又再回到軚盘上，赶
入机场接货。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channel/hongkong
https://theinitium.com/zh-Hans/channel/feature


送货司机阿业于午膳时使用的塑胶餐具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香港管制即弃塑胶产品的法案于去年2月刊宪，至10月18日获立法会三读通过，首阶段于今年4月22日实施。法例要求堂食全面禁止即弃餐具，外卖则禁止
发泡胶餐具、胶饮管、胶搅拌棒、胶进食用具（刀叉羹）、胶碟等，有6个月宽限期。禁令的第二阶段将全面管制所有即弃塑胶餐具，原定2025年实施，但
署方近日指暂时没有推行时间表。

这天阿业“幸运”地获派胶匙羹。他对纸匙羹的印象不太好，遇过不少会变软的，“唯有用筷子补上。”以往餐厅有时会多给了餐具，所以他在车上也备有即弃
胶羹、筷子。

如果用完备用的即弃餐具，“有机会自己带羹，但就真的很麻烦，不像即弃的，吃完连饭盒一下丢了就开车。”他说，“自备的话，有时忘了带回家，会臭或惹
蚁。”每日开5点半、收凌晨1点的他，有时中间没单会睡一下，一日当两日用，睡醒又开工，未必记得那么多。“或者像别人说的，淘宝淘一大堆胶羹回来。
其实要做是阻止不到的，反而更加不环保。”

他和朋友闲谈时也会呻，“最大问题是（餐具）质地，你说环保，我们都觉得可以支持，但真的希望质地好一点，起码吃到啊，我们正常地吃到饭又做到环
保，那便大家好啰。”他说：“现在可能价钱问题吧，买最便宜的给你，吃着那只匙羹真的没了一半。”

他知道餐厅要买质素较好的餐具成本会增加，有餐厅外卖加了一二元，对他而言又是负担，“我一日可能要吃两餐外卖，一个月下来（花费）会比较多。”他
无奈地说，“都是搞到低下层，中上层没影响的，他都不在乎那一两元，感觉这政策是小市民要承担多些。”

近年经济下行，运输业也受影响，油费增加、政府又加紧抄牌，“听说要捉十个亿。”政府预计今年度违泊罚款收入会维持在9.8亿港元，即每日要发8千多张
告票。他说以往都还有情讲，现在见你吃饭就“抄多两钱重”，“无人在车上罚320元，有人就450。”随时白做半天。此时再面对或会增加的吃饭钱，只能叹
奈何。

另一边厢，救护员豆腐这天下午干脆连饭也不吃。早上他遇到遇水变软的木叉、太平而舀不到汤的木匙羹，“懒得去吃了，因为根本吃不到。”宁愿苦等不知
何时回救护站——救护员被规定在饭堂才能吃饭，但香港救护车需求甚高，一离局可能要隔6至9小时才有空回去，为免太饿而胃痛、脚软影响执勤，他们有
时还是会偷偷买饭上车吃，一更12小时中，可能要吃到两餐外卖。

https://www.news.gov.hk/chi/2023/10/20231018/20231018_180652_928.html


阿业车上摆放的一上以未用过的即弃餐具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非塑胶即弃餐具难用，但自备餐具对豆腐来说又不太可能，“不知道在哪里洗，没理由在医院洗手盘上洗吧。”也不可能放餐具在车上，因为在车上吃饭根本
不被官方容许，把用过的餐具放在自己的装备袋里，又怕会污染用具。他苦笑指只能见步行步，“大家都是逆来顺受，甚至有同事说：‘纸羹中间软了，你就
拿柄来吃吧。’”

他觉得大众那么愤怨，是因为不合理：“你（政府）辛苦了市民，但在其他地方一样都是这么浪费，一样都是加重碳排放的时候，市民的牺牲是不是真的值得
呢？”

特殊工种之外，一些长期在室内工作的市民，似乎较有条件自备餐具。在办公室工作的Terrence自言怕麻烦，但觉得长远可以自备餐具，“用完洗干净放回
袋中，或者长期放在公司，都有少少位置摆放。”

“其实我们不介意自己带餐具，但老实说，你没一个替代方案时（纸餐具质素参差），突然间盲推，好无意义。”他提到，有些人因为怕纸餐具软淋，只好问
餐厅多拿一只羹，变相双重浪费。有次晚上10时多，他在街上想吃宵夜，但疫情下餐饮业经历多次禁令，现在许多餐厅9、10时已关门，当晚只剩一间立食
的外卖粥店，“我也想自备餐具，但临时也没地方买。”他说。“如果便利店可以买就好了。等于3D眼镜，忘了带便买一副。”

“吉舖处处，这样搞真的很麻烦”

限塑令实施第三天，位于葵涌区的一间泰国餐厅正在使用亮面的纸饮管，“说是什么皮纸，我都不知道，忘记了。”对各种非塑胶物料，老板李先生一头雾
水，选这种饮管是贪它有层面料，似乎较防水一些。

为供餐厅参考，环境保护署设有“绿色餐具平台”刊列非塑胶即弃餐具产品资料，并早在2022年10月的立法会讨论文件指，会探讨建立即弃塑胶资讯平台，
与公众分享各塑胶替代品的特性和优劣，方便公众选择，唯现时只见政府在名为“截塑”的平台上列出了可替代物质，但没详细介绍和解释。

李先生近两个月看新闻才知道禁令，对非塑胶餐具质料好坏的印象都是来自网上讨论，“其实我也觉得纸不好用，像纸羹，汤够热的话，很易就会烂。”他
说，“但政府的政策这样出，就只能跟着做。”店内所见还摆放着未用完的胶羹，“下一箱应该都是类似（纸）这些的了。”

https://www.greentableware.hk/zh-HK/Home/Index
https://www.cuttheplastics.hk/index.php/tc/


李先生的泰国餐厅在2016年开业，经历过疫情、开关，今年是他们生意最差的一年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纸难用但仍然用纸，因为觉得没什么选择——记者走访过的多间小店都表达过相近想法。“产品又不是多，都是用那些质料，选来选去都是那些，所以不需要
选的了。”他没留意到政府的绿色餐具平台，“和他（原本的供应商）合作了那么多年，供货又稳定，又知道你用什么尺寸。”他说。“总之看价钱中中间间，
没那么平又不要太贵，起码叫做一分钱一分货，给你的货不会太差，客人都会接受。”

他现在购入的非塑胶餐具贵胶一两成，“要用到很硬的，就要再贵多两三成。”这里只靠写字楼客，“价钱不能做得高，你叫我用贵的，那便不用生存了。”现
时他们有一、两成客来自外卖平台，“平台抽你35%佣，等于做75折，利润已经低了，你再用成本高的餐具，即差不多在做义工。”他说。“米之类、吃的我
可能会成本贵少许，但是你为了这些（即弃餐具）……”

坊间有些餐厅实行餐具加1或2元，“我就不想这些了，卖食物给人，不给餐具又好像不合理。”现在只能等供应商再推介新款式时，看看有没有更好而价钱又
差不多的。

另一边厢，大集团有没有资源做多一步？最先在网上疯传的变型纸匙羹来自大型连锁快餐店，有在大集团任职、会接触到采购程序的员工A指，一般会先拿
样板、实测，例如确认放进汤中多久不会变软才入货。对于有餐具出问题，她指不知道该公司是否没有SOP（标准作业程序），还是采购人员没跟从。

就算实测过，正式营运也可能出意外，“我要买一大批次餐具使用，才知道它每1000个有多少个做得不好。”此时他们多会先要求对方改善，不会就此换供应
商，“供货稳定很重要，有时见到其他供应商讲自己研发，噱头上很厉害，但很贵或供应不稳定，那也没用，”如果产品再出现问题，他们才会换供应商，或
者问有没有其他餐具。

除了实测，他们也会看证书，尤其要确保无塑以符合法规，“欧盟证书会严谨些，但现在政策没说只承认这几款证书（代表无胶），要自己找对应的。”她
说，“就算我们也不熟所有证书，每日不同机构都可以生成不同证书。”她相信小店要辨识会更难，容易违法误购含胶餐具，“你叫他研究，看那成份有没
有‘poly’什么，不会的，那就很容易被sales骗了。”

“政府又不教看证书，也没建议我们买什么，有搞简介会，但每次都是读简报、读网页。”问答环节亦然，“有解答到我的问题吗？”她无奈地重重抛下一句：
“常常都是这样。”

新餐具试验场

限塑令推行三天后，环保署终举办了一场绿色餐具展示会。活动设有直播，供应商用拼接竹刀切牛扒，却切断叉的片段被香港市民多次转发和嘲弄。即使后
来供应商解释指，示范者当时较紧张、手势不对等问题导致受力不足，也无助翻转“非塑胶餐具无用”的印象。

然而，同一场展示会中，也有供应商以纸饮管戳破胶膜并浸泡一个钟也没变软，又有人用植物纤维杯冲咖啡，餐具供应商“师兄供应”创办人叶柏麟当天也在
其中。



餐具供应商“师兄供应”创办人叶柏麟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对于餐具乱象，他说：“都是沟通问题，和时间问题。”他翻出自家研发或采购的纸杯、植物纤维餐盒、木刀、竹刀等，几乎堆满了桌面。细看竹刀的锯齿切
口是斜的，“会容易切些。木的纤维松散一点，做不到那么精细。”但竹比较贵，不多人会选择。如果客人做扒房，他就会建议用竹，“我会问老板，菜单可不
可以给我看看，你的用途是什么，装汤装多久，会不会装多油的东西……”要问得较仔细，才配合到餐厅实际运作。

在工厂，他们会尽量设想真实环境做测试，但和实际使用总有分别，要靠沟通去改进， “当市民跟餐厅沟通，餐厅就会对我们要求，我们就可以给别的建议
或者跟工厂反映，这是一整条链。”他想过成立供应商协会，望政府推一把，“让大家资讯流通一点，知道客人有什么反馈，可以一起研究。”

叶柏麟多次说到：“有意见真的是好事，我们就去找解决方案。”像见到有人反映纸汤羹舀不到糯米饭，他就在展示会上示范可用直身没弧度的饭羹，并正研
发能舀汤又能吃饭的匙羹。有网民贴出纸餐具有虫的相片，他又想方法：“收舖时，只要将打开的那包餐具放进密封的箱，餐厅一般两三天都用完，不会有问
题。”他又指有虫也可能是淘宝集运环境差，找本地供应商则多是独立一车送来。

沟通做足后就是时间问题，包括功能性和价钱。像木叉凹位浅、卷不到意粉，其实叉身阔些就可以做深一点，“换个模就解决到，一两星期都做完，只是重了
又会贵一点。”较木贵的竹已有成品做到，够普及，价钱就有可能降低——像他的纸杯加入了本来较贵的天然防水物质，因为大量采购及协议好，已做到跟
PE淋膜杯差不多价钱。

也有需时较久的研发，例如他想做一个没那么易溢出汤汁的大汤碗，牵涉较多细节，研究了半年——法例宽限期在此时就显得重要。他指供货稳定性亦只是
时间问题，因为很多餐厅都是3月见禁令快到才去查询，一时爆量，两三个月后可回复稳定。至于次货，他说现在有激光检测，又加密了定时抽样，长远都
可改善。

同时不断有供应商行家推出新物料，“现在科技发展真的很快，加上这么多人关注，就会有更多资金、人力物力去研究，相信不久将来在功能性和价钱上都会
有进步。”

而网上热烈讨论，可能有害的防水防油物质PFAS，他说自己选择的都是出口厂，管制会严谨些。他指如果香港有管制名单会明确一点，“我们不是读化学，
很难下判断，以前可降解塑胶一出也好像拯救世界，两三年后却发现会变微塑胶。”政府在今次限塑令禁止使用可生物降解塑胶，PFAS则只禁了其中一种，
而欧盟去年已提出禁止或限用几乎所有PFAS，最快2025至2026年落实。

功能性、安全性以外，剩下就是适应问题。叶柏麟制作的匙羹用纸做，“吃汤饭都承受到，我试过吃饭半小时也维持到，但始终浸久就会淋，这是物理现
象。”如果不是功能性有问题，他不倾向加水性涂层，因为成本贵了，事情会难些推动。

“大家要适应的是，每种物料都有限制，不能和胶比，胶就是一样很便宜和功能性很好的东西，但它造成的损害、环境成本在后面，你见不到。现在纸餐具可
能贵几毫子，但大家没想到胶其实也是在用你的税钱去处理。”



sensory ZERO 经理Jacky Li 手持第四代的透明薄荷绿重用胶餐盒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一条更环保的路

“现在好像只得一条死路，一条不环保的路。有条更环保的路，政府为什么不讲呢？”绿惜地球总干事刘祉锋说。

他说的是借用或自备餐具。对于这提议，市民或许觉得不习惯，也可能造成特殊工种工人的困扰，他认为可再想办法，“但现在政府是没有费力去想多一
步。”减废蓝图画到纸餐具，就断了尾。他认为政府可藉按金制、向食肆提供诱因鼓励其给予优惠等，逐步营造自备或重用餐具的社会氛围；而不是在绿色餐
具平台上，也将借用餐具放到不起眼处。

许多相类似的意见，他们一早公开讲过，但自社会变化加上疫情，民间团体和官方沟通的机会少了，到疫后始渐渐回复。而对比多年前署方会主动邀请环团
就某政策做公众教育，现在环团想和政府合作，大多被要求按程序申请一般资助，审批完成可能已是半年后，也未必获批，政策早已或将要推出，失却协同
效应。

他也曾建议，政府可先在官方场所试行垃圾征费，认为限塑令本来亦可如此，“那可能出现的乱子就都先解决了。现在政府在执行上似乎不够细密。”他又指
例如台湾对商家提供借用杯的比率有逐年的目标，商界便知所遵从，但现在香港连第二阶段限塑都没有时间表。

在胶与非胶、会否危害健康的争议以外，有初创公司及环团同样另辟蹊径，提倡借用餐具。sensory ZERO在科学园的分店内，收银机前摆放着一个不锈钢
保温咖啡杯，旁边写着“一扫即借”。经理Jacky Li又拿出另一只咖啡杯，“这系列的杯在外国一些地方可以给客人借用，在不同店舖归还。”

借用杯系统在各地早已开始，他们的借用杯则是自2022年开始与绿色和平、重用公司Circular City合作。另外他们亦有使用餐具租借公司ReCube的借用餐
盒系统，两者都可在各自计划下的其他餐厅归还，由餐厅清洗后直接重用，后者客人可赚取优惠。

Jacky指他们用这两个系统都不用付费，前者有资助，后者则因早期已是合作关系。她坦言若要收费，对餐厅来说也是负担，虽说长远可减少部份即弃餐具成
本，但要视乎普及度，“政府会不会资助到呢？可能会推到多一点。”



sensory ZERO 的收银机前摆放着一个不锈钢保温咖啡杯，旁边写着“一扫即借”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这天ReCube刚送来第四代餐盒，餐盒由透明薄荷绿重用胶制成，Jacky忍不住频频赞道：“这颜色很漂亮，而且小件一点，方便带回来还。”ReCube联合创
办人赖瑞芳指，盒内经特别处理，不会黏油，盒身用了厚胶，可以放入洗碗机彻底清洗。

目前他们正和香港中文大学及32间校外餐厅合作，累计借出餐具逾6400次，归还率为98%，也打算发展校外的同区餐厅网络，方便客人借还。绿色和平的
借杯计划目前亦涵盖逾35个地点，累计借出逾9000次，归还率为99%。而兼用两者的sensory ZERO，也正将借用服务拓展至全线9间分店。她明白在非办
公室区域，客人很难回来归还，但多了分店推行后，可能会更便利，也期望日后容器变成可折叠，就更方便。

绿色和平项目主任谭颖琳认为，塑胶当初也经过不同改良才变得方便，借用系统也一样，而且有研究证实借用比即弃环保。

https://www.greenpeace.org/static/planet4-taiwan-stateless/2023/11/3e527dd7-%E7%B6%A0%E8%89%B2%E5%92%8C%E5%B9%B3%E3%80%8A%E6%9C%AA%E4%BE%86%EF%BC%8C%E5%A7%8B%E6%96%BC%E9%87%8D%E8%A4%87%E4%BD%BF%E7%94%A8%E3%80%8B%E4%B8%AD%E6%96%87%E7%89%88_reusable-is-futurable.pdf


她指出无论纸或胶都有生产、分解上的损耗或污染，面对目前这个转变契机，政府不应只注重禁胶，而应协助完善借用系统，例如聘请洗碗公司中央清洗，
协助人力不够的餐厅，“尤其香港这般密集，运输成本比其他城市低，推重用系统是有优势的。”她说：“这才是治本，而不是投放大量资源，却只是令到杯碟
没有胶，这违背了2035年全城源头减废的愿景。”

在她看来，香港的企业亦可带头改变，负起社会责任，“台湾都是由连锁店开始提供借用服务，可能他们一天有几千到几万宗生意，一个小小的改变，就已经
减少了无数废弃杯。”她展望当企业给市民多些非即弃选择，可慢慢形成走塑文化。

民间有不少餐厅也自发推出自备容器外卖优惠，如深水埗基隆茶餐厅免收2元，多间大型连锁咖啡店减3至5元，环保署早前亦推出手机应用程式，市民可透
过自备餐具储印花换优惠。谭颖琳认为这些正面支持可以令市民较容易接受走塑。

“塑胶的问题是，它会分裂成微塑胶，现在连人类胎盘都验到。”她说。“大家可能用惯了觉得方便，但其实塑胶对人体和环境都是有害的，我们真的要由日常
生活开始改变习惯。”

所有东西都有适应期

儿子出生时，餐具供应商叶柏麟蓦地觉得有责任为环境做些事。2019年创业之初，他制作的已经是非塑胶餐具。他笑了笑：“小时候我也喜欢自然，我奶奶
是耕田的，爸爸很喜欢带我去跳落河玩，那时‘我的志愿’是生物学家，长大后都是为势所逼啦。但现在有机会再给我做，真的希望做到一些东西。”



他指香港的环保法例比其他国家迟了很多，“现在一下推出来，我也有点惊讶。虽然一开始大家有点不适应，尤其面对吃饭问题，但所有东西都有适应期。”

他质疑一直以来的环境教育、宣传是否足够，“正常一个中年人怎会知道：地球温度上升多摄氏1.5度就回不了头。”他说可能要到近年的暴雨，才开始令大家
疑惑：环境会不会真的出了问题？

李先生饮冻柠茶时用的纸饮管，饮管很易就会烂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餐厅老板李先生自言不太环保，但用纸饮管搅动面前的冻柠茶时，也忍不住皱眉：“砍伐森林都叫环保吗？”但也想不了那么多，他现在只够心神去烦恼改用
哪一种非塑胶餐具：“食肆已经很难做，你见到出面整条街很多吉舖。”

他的餐厅在2016年开业，经历过疫情、开关，今年是他们生意最差的一年。“现在中午坐到八成客，就当满的了。”他苦笑，“我们这一区呢，都算工厂区
（有上班客），相对来说伤害没有那么大，但比疫情前都跌三四成，如果游客区，可能再差一点。”问到经济前景，他马上说：“不敢想了，现在都是走一步
算一步。”

近年公民社会似乎少了讨论声音，绿惜地球总干事刘祉锋说可能有很多因素：“整个社会都变了很多，三年疫情，人的生活也改变了，可能糊口也困难了，还
哪有心情参与讨论？”

“三年一路压住，说不要聚集，以前晚上10时，整条街很旺。”现在他下班走出地铁站也不禁惊疑：“为什么这么静的呢？”

每次看政府文件，sensory ZERO经理Jacky都觉得很迷茫，例如客人外卖，但坐到旁边露天的位置，是否属堂食？“政府现在说是，但那里不是食物牌照范
围内啊？”日本超市Don Don Donki也因为搞不清堂食与预先包装食物的限塑规定，引发了“寿司盲盒”的争议。

她叹说，“近年媒体少了，想找懒人包也没有。”

（尊重受访者意愿，豆腐、A为化名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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